
处在这场战役最前沿阵地的阮医
生，在这20多个日日夜夜里，有着太多
的故事和感慨可以和各位分享。

“紧急集合感觉就像上战场”

我们上期报道中另外一位上海医
疗队的成员，是在前一天晚上10点30
接到通知，第二天下午从上海出发的。
而作为上海援鄂首批医疗队成员

之一的阮医生，从接到电话通知，到他
站在虹桥机场，这中间只有四个小时。
“我应该是大年三十差不多傍晚5

点多接到电话的，当时，我正在和自己
的母亲准备年夜饭的食材。放下电话
我立刻告诉妈妈，儿子没法陪你好好
吃这个年夜饭了。”
“给我打包行李的时间，只有40分

钟。打包好行李，我第一时间回到医院
领取一些必要的装备。我们新华医院
和我一起参加首批医疗队的一共有两
位，另一位是心内科主管护师刘立
骏。”
就这样，在这个特殊的大年三十

的晚上9点多钟，阮正上与其他100多
位上海的医护人员一起，在虹桥机场
登上了前往武汉的包机，成为了上海
乃至全国援助湖北的医疗大军的先头
部队。

“最初的考验，超乎事先想象”

“武汉这座城市，之前我开会或者
义诊时去过很多回，但这次的感觉，注
定和之前的每一次完全不一样。”

上海首批医疗队乘坐的包机，大
概在1月25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一的
凌晨时分降落在武汉天河机场。几天
之前武汉已经开始封城，当医疗队一
行领好行李并住进酒店的时候，阮医
生看了一下时间，差不多已经是年初
一的清晨4点。

作为一位常年在ICU病房工作的
医生，对各种危重的病情，阮医生也经
常会遇到，但这次对包括他在内的很
多医务人员来说，第一个挑战首先来
自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高度传
染性。
“2003年‘非典’那一次，当时我

还没有毕业，没有机会亲自去参与和
经历。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的那一
次，我的资历还比较年轻也没有能够
去参与，这一次能被选中，我自己也觉
得，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第一
批支援武汉的医生，大多数都是有过
在ICU和在呼吸科工作的经历，但是对
于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传染病
的疫情。”
首批上海医疗队工作的主要地点

为金银潭医院的北楼2层和3层病房。
其中北楼2层当时收治了30位病人，
均为轻症患者，北楼3层收治了重症病
人27人，其中无创呼吸机支持病人有
15人。
而阮正上医生接到的任务，正是

进驻收治重症病人的北三病区。
在他记忆中，年初一当天下午的

培训几乎是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的，因
为病房已经不能再继续等待了。差不
多下午3点，上海医疗队的医生和护理
人员换上了宛如太空服一样的隔离装
备，终于正式走进了和疫情搏斗的战
场。
“今天回想起来，我第一天走进病

房的时候，当时的情况的确比较严重，
以前在我工作的新华医院，一般我们
工作的一个ICU病区最多也就四五个
病人。但是这次，无论是一个病区里危
重病人的数量和危重程度，都大大超
过了之前正常情况的最高极限。送到
这里来的病人的病情也都非常危重。
经常会出现同一个病房里，同时有两
个人在接受抢救。”
阮医生向我们回忆说，从当天下

午3点进入病房，等到他脱掉隔离服，
结束第一天的值班的时候，已经是第
二天上午的10点。
“最初的几天，的确我们从各方面

都在努力地适应中。首先大家都看到
我们医生和护士进入病房穿的这个隔
离服，这个衣服本身是完全不透气的，
普通查房的时候可能穿着隔离服就
行，但是如果要进行一些类似插管这
样的操作，那么背上还要挂一个比较
重的负压空气过滤装备，并且双手还
要戴着三层手套。另外，为了避免交叉
感染，病房里和我们病区里是不开空
调的，很多医护人员在病房里工作的
时候其实已经是汗流浃背。”
“但是这些防护又是必须的，大家

通过前两天的新闻也看到了，到目前
为止有不少医生已经被传染到了这个
肺炎，包括我们在抵达武汉的当天下
午做的培训，也是学习如何通过细致
的规范操作，确保自己不被病毒感染。
包括在一些我们工作的群里，也会有
一些如何正确穿脱隔离服的指导视频
给大家看。”
阮医生告诉我们，由于他们中的

不少医护人员也是第一次接触到传染
病病房，所以最初的几天，每次穿上全
套隔离装备就要花不少的时间，穿一
次要15分钟，脱一次同样也要15分钟。
后来随着大家对流程的熟悉，穿衣服
的速度也比过去加快了。
除了适应这种特殊的工作环境之

外，病房里的病情是医生们最初几天
遇到的更加严峻的挑战。

“病人和我们医生一起在战斗”

上海医疗队增援金银潭医院重症
病房的最初几天，无论是危重病人的
数量还是危重程度，都给前往支援的
医疗队医护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一直比较认可一句话，那就是

病人也是医生的老师。而这一次在和
疾病搏斗的过程中，这些病人既是我
们的工作对象，其实也是我们的战
友。”阮医生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好几位
病人，其中有一位也是他同行，一位武
汉当地的骨科医生，或许因为是医生
的缘故，所以他可以更加准确地向医
护人员描述他的病情。这位骨科医生
后来脱离了危险，转去普通病房。
“虽然我们约好了以后会保持联

系，但是我相信如果将来我们再遇到，
我能认出他，他不一定认识我。”阮医
生的这个描述也适用于这次战斗在前
线的很多医护人员，或许在病人出院
后的回忆中，医生和护士们大多数都
是穿戴着全套防护装备，看不清面容
的一个个“太空人”，但其实他们之间
又是如此熟悉和关系紧密，在一起的
那么多日日夜夜里，共同经历了不止
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
让阮医生印象深刻的另外一位病

人，不仅因为她一度的病情危重，更因
为她的年轻。
“虽然一开始我们一度以为这个

病更多的会威胁到一些上了年纪、并
且有并发症的老年患者的生命，但其
实在我负责的危重病房里，也遇到过
几位年轻的患者。包括有一位只有31
岁的女患者，在我正月初一进入病房
的第一天，她已经被送进来了，当时这
位11床的病人情况真是非常危急，一
刻都不能离开氧气面罩，如果拿掉面
罩，她的血氧饱和度立刻会降到70%，
心跳也加快到150，只要氧气面罩拿
掉，很快就会有生命危险。可以这么说

吧，以她的病情，如果当时不是及时的
住进了医院里，这个生命已经消失了。
而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经过一段时
间的治疗，她前两天已经从重症病房
转去了普通病房。”
“虽然刚刚到那里的几天，因为

病人的病情比较危重，的确作为医
生，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些挫败感，但
是在过去的20多天里，我们同样也有
过不少次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的经历。我们这里有两位65岁以上的
病人，曾经一度也非常危重，但是至
少这两天，他们的身体情况已经比较
稳定了。”
尽管原本就是ICU工作过的医生，

但是此次在金银潭战斗的20多个日
夜，还是让阮医生的内心经常能感受
到强烈的震撼，而感动更是每天都会
遇到。
“由于这个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

所以一般的住院病房里的护工或者陪

护家属这次都没有出现，正因此，我们
的护士这一次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
要知道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被父母非
常宝贝的年轻女孩，这次不仅要做病
房里全方位的工作，而且和病人在一
起接触的时间非常长。大多数重症病
人其实都已经近乎昏迷，生活都无法
自理，而全部这些工作都要我们的护
士去做，包括病房里的不少重体力的
事情也需要护士去做，在最初的几天，
极限状态下有的护士甚至隔离服一穿
就是八个小时。”
“通过报道也都知道，为了避免浪

费这些宝贵的隔离服，我们大多数的
医生护士在上岗之前都不喝水，也不
吃什么东西。这种工作强度对每个人
的身体和意志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现在基本也养成了进入病房前不吃
不喝的习惯，等到回到驻地宾馆的时
候，再好好地吃一顿。”

（下转A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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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疗队的“前锋”
在金银潭的26个日夜

1995年，一位还在读中学的少年，和这座城市

里他的同龄人一样，被10连胜的申花队深深吸引。

他并没有想到，25年后的2020年，自己会在一场艰

苦却又必须获胜的比赛里，成为了前锋的角色。

他叫阮正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

医院麻醉与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后，阮医生是1月24日即大年三十当晚连夜出

发的上海援鄂第一批医疗队的成员。 到昨天为止，

他已经在武汉最早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金银

潭医院北三病区，奋战了整整26天。

首席记者 姬宇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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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正上医生（左四）与上海首批援鄂医疗队在金银潭医院

쟲
쏔·

햽
틟


